History 歷史 基督徒認為歷史是神與人交往的場景；從這角度言，歷史是指人類存在的進程。在十八世紀前，很少人稱整個世界事件（包括過去、現在與將來）是一個「歷史」，但歷代神學家都曾討論歷史的重要性。聖經中就有不少資料，可以建構成某種歷史了解，卻不是現代人所謂之歷史神學。舊約聖經稱神是歷史進程的導引者，最重要的莫如出埃及記；除此之外，神亦會彰顯祂的能力（如︰詩一三六）。與鄰近國家以自然界為神的宗教作比較，耶和華基本上是藉歷史來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祂自己。
　　新約的神是透過基督來介入人的歷史，祂透過教會來成立祂的旨意，並且應許，在祂再來執行審判之日，便是人類歷史的終局。故此聖經對歷史的看法，可歸納為下列幾點︰1.神自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的時候，便定下了歷史總體的路向；2.祂在某些特別時刻會介入歷史，通常是審判與施恩；3.在末日必會成就祂的計畫，使萬事來到它的終局。古代近東或東方文化中，大多數的歷史觀都是本於春夏秋冬的轉移，來說成是一無盡的循環，基督教的歷史觀則是如直線向前的，朝著目標前進，基督徒稱神的管理為照管（參神的照管，Provid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67,Name=Providence}），而將來高潮的成就是他們的盼望（Hope{\LinkToBook:TopicID=587,Name=Hope}）。
　　有些基督徒本於千禧年（Millennium{\LinkToBook:TopicID=792,Name=Millennium}）的信念，來預估將來，特別那些相信千禧年是在歷史完結之前來臨的，就更會加強他們的希望。四世紀基督教成為國教後，這種禧年觀曾經隱退，被另一種皇室神學代替了，他們認為國家採取了基督教作國教，會贏得神特別的恩寵。最能表達這思想的，是教會第一個偉大的歷史家，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（Eusebius{\LinkToBook:TopicID=425,Name=Eusebius of Caesarea}）；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對這種皇室神學和禧年觀，提出嚴厲的批判。在《天主之城》（The City of God，二冊，吳宗文譯，台北商務，1971）中，他指出信徒的福樂並非建立在地上的權勢，而禧年則等同現在的教會歷史。奧古斯丁把整個時間系列分成七大時代，這思想叫中世紀基督徒大感困惑。直到十三世紀約雅斤派（Joachim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60,Name=Joachimism}）的興起（約雅斤把歷史分為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個時代），奧古斯丁的分期法才被取代。約雅斤認為歷史已進入聖靈的新時代，信徒已擺脫教會的轄制，當時有好些團體因這思想而興起，有些還與極端的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, Radi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95,Name=Reformation, Radical}）有關聯。
　　雖然如此，奧古斯丁的思想仍然是最重要的，他對改教家的影響不容低估；在這時，有些文藝復興人物，亦從古代文學找到循環時間的思想，又滲進基督教思想內。從奧古斯丁的作品建立歷史神學的，最後一本可算是博洫主教（1627～1704）的《論世界歷史》（Bishop J. B. Bossuet, 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, 1681），伏爾泰（Voltaire{\LinkToBook:TopicID=1218,Name=Voltaire}）嘲笑此書為目光如豆。啟蒙時代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亦有它自己的歷史觀，是一種把基督教思想凡俗化（Secular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7,Name=Secularization}）的歷史觀。歷史觀成為一種時尚的，首推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29,Name=Romanticism}）時代，其中又以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最為詳盡。從同一土壤長出的，就是德國的歷史主義，它認為在歷史進程中，每一個社會都會發展出自己獨有的價值觀。這傳統傾向否定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的可能，如包珥（Baur{\LinkToBook:TopicID=191,Name=Baur, F. C. 包珥}）的杜平根學派（Tu/bingen School{\LinkToBook:TopicID=1184,Name=Tubingen School}）就是一個例子，但特爾慈（Troelts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81,Name=Troeltsch, Ernst}）指出，否定了神，一切價值都會變得相對起來。
　　特爾慈之後，我們進入了二十世紀，這時人熱烈討論信仰（參信心，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與歷史的關係，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力，是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的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。他說歷史對信仰是無關宏旨的，歷史耶穌（Historical 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}）的新追尋，就是其中一個回應。另一股推動力，是人對黑格爾的作品重新感興趣；潘寧博（Pannenberg{\LinkToBook:TopicID=897,Name=Pannenberg, Wolfhart}）即說，所有歷史都具有啟示，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家（如Gustavo Gutierrez）對傳統天主教思想的批判，亦是人對歷史神學感興趣的原因。在聖經研究方面，馮拉德（Gerhard von Rad, 1901～71）和庫爾曼（Cull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331,Name=Cullmann, Oscar}）均重視救恩歷史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}）的重要。莫特曼（Mo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804,Name=Moltmann, Jurgen}）認為末世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是了解歷史與神學的關鍵。與此同時，另外一些學科的學者，則為我們這一代提出基督教對歷史的看法︰貝德葉夫（Berdyaev{\LinkToBook:TopicID=202,Name=Berdyaev, Nicolai}）從東正教的觀點（參俄羅斯東正教神學，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31,Name=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}），杜爾維（Dooyeweerd{\LinkToBook:TopicID=377,Name=Dooyeweerd, Herman 赫曼‧杜爾維}）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則從荷蘭改革宗的傳統，而霍加林（Eric Voegelin，1901年生）則是從信義宗的角度。但最具影響力的可能是賴荷．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，他不認為人是在進步當中；浦忒非特（Sir Herbert Butterfield, 1900～79）的《基督教與歷史》（Christianity and History, 1949）則從過去找出神工作的痕跡。在這一切尋索中，有一問題凸顯出來，即人的受苦（Suffer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123,Name=Suffering}）問題；處理此問題極為深刻的，是富希士（Forsyth{\LinkToBook:TopicID=471,Name=Forsyth, Peter Taylor}）在戰時出版的書︰《神的稱義》（The Justification of God, 191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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